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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

! ! ! !我珍藏着一小块从身上掏出的“弹
片”，那是在手术后特地向医生要来的。
说来也许没有人会相信，在和平时期，我
居然会被“弹片”击中！和西瓜子一样大
小的“弹片”，当时穿透我的工作服、工作
裤和内裤，扎进肚皮达 !厘米深，医生
说，因为我的腹部脂肪较厚，幸而才没有
击穿肚皮进入腹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那是在 "##"年的夏天，化工二分厂

正开展战高温、夺高产的劳动竞赛。一天
晚上，一台大型压缩机突然发生了故障，
而马上启用的备机运转情况也不太正
常，电流较高，随时有停机的危险。当晚
刚好是我值班，接到调度电话指令后，立
即和其他三位机修车间检修师傅赶到现
场，开始“诊断”、修理。
不料，在最后一道工序———安装连

轴器时，发现少带了一个铜垫头，使 "$%

榔头没有着力的地方。这时，有一位师傅

提出，用 !%的奶子榔头做垫头，一来不
必再去找管工具的值班人员，二来也可
以抓紧时间完成任务。但是，我清楚地记
得，自己还是检修工时，从市劳动局三技
校毕业的韩伟师傅给我们授课时，特别
提到榔头不能敲榔头，小榔头更不能作
为大榔头的垫头用，否则会发生安全问
题。我告诉大家这样做不安全，不过也没
有坚持，而且在大家一再“我们小心点，
不会有问题”的劝说中，竟然自己握起了
那把 !%奶子榔头的手柄，任由蒋师傅
挥起 "$%榔头，一记一记硬碰硬地“夯”
代铜垫头的奶子榔头！

就在最后那一记榔头“夯”下时，我
突然感到肚皮里钻进了一个东西。低头
拉开衣服一看，裤子腰带下已经被鲜血

染红了！紧接着，我上了工厂的救护车，
由厂医陪同风驰电掣般送到了中山医院
急诊室……当医生手术掏出这片和西瓜
籽一样大小的“弹片”放入白搪瓷小盘，
我才看清，那正是我握的 !%奶子榔头圆
顶上的一部分，是被大榔头重击后爆裂
出来的。医生说，没有伤到眼睛、穿透肚
皮、切断动脉，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老话说：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明明老师傅曾经告知过，这样的做法是
有违安全工作规范的，但我仍抱着侥幸
心理，没有坚持安全操作，真正吃到了苦
头。从此，我在生活、工作、出行时总会时
时提醒自己，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要为了
争取一点时间和利益，去和安全规则过
不去，那往往是会“占小便宜吃大亏”的！

我中“弹片” ! 马蒋荣

泊居上海的辰光 ! 张晓景
铁门瞬间紧闭

上海话说时间叫“辰光”，这是我一
个外来人在沪语电视节目中学到的。

&年前，我在书店内退离岗，身体还
行，精力旺盛，本想趁空闲赶紧写点东
西，然后再去打一份工，补贴补贴'可在
上海工作的儿子，非得催我照管家庭。
没得办法，我只好去当“老年漂”了。如
今绝大多数做父母的，不都这样嘛。

第一次在吴家巷下车，我对大上海
的一切都觉得新鲜。在等候儿子接我的
辰光，我竟像小孩一样傻呆呆地，望着
民航飞机一架接一架从头顶低空呼啸，
直往附近的虹桥机场下降。呵，飞机半
小时掠过的数量，竟比安徽的太平客运
站一天开出的班车还多！

儿子一家三口已入了上海籍，成为
了新上海人。家是在黄桦路的龙柏二
村，这里是建于上世纪 #(年代 )层高
的老住宅区，居民大多是从静安寺那儿
动迁来的。

开初，我在儿子儿媳买的 &*+室进
进出出，下面 +层的人听到我的脚步临
近，刚打开的门就会关闭。如碰巧在开
门时见我从楼道经过，主人的一只脚本
来已迈出了门，但突然就像危险临头，
啪！防盗防贼的那道铁门瞬间紧闭。急
促响亮的关门声音，震颤着我。我还察
觉到，主人正在透过猫眼盯着我的一举
一动。唉，身居这样的环境，真感别扭，
心里五味杂陈。

小区狭长的花园里，每天汇聚几小
堆的人，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和老
头。他们用上海话在尽兴交谈，我从他
们的话语里，只能大概听懂一些内容。
他们见到我这陌生人，喜爱在小区东张
西望，虽然昏花但却机警的双眼，好像
一直在审视和跟踪我：这人是从哪来的
啊，怎么老在小区里逛来逛去的？

我觉得好像孤家寡人，不免心里有
气：这上海人也真是的，怎么能这样对
待外来人呢？还是在老家好，熟人和邻
居经常敞开门打着招呼，或就那么随便
站在门口说些事情，开些玩笑。这里倒
好，在自家门口来来去去，竟会被人当
贼防范？

家务忙好的空闲辰光，我便在龙柏
区域走动，看到这里道路的名字都和林
本植物有关：青杉路、紫藤路、白樟路、
红松路、兰竹路……我犯惑，这一块以
前是不是森林呀？不由更想起老家的山
林。我在黄山脚下活了半个多世纪，自
小与大大小小的山头做伴，看惯了神韵
多彩的山色与变幻多姿的云霞。身处这
座大都市，繁华美丽的现代景象倒是见
识不少，但总觉得没有我们那儿的自然
景观与人贴近。没隔好长辰光，我对这
里的空气和喧闹的环境便厌倦起来，即
使儿子每周都带我去热闹好玩的地方，
我的思乡之情仍是难以挥去。在这里，
除了钻进 &*+的栖身之所，身子可有一
处安歇之地？我的根，恐怕还是生长在
黄山那片灵秀的土地。那儿的天空洁
净，那儿的星月明亮，那儿的人和物都
沾着我的相思。

人海中遇熟人
思乡情切，我爱上了逛菜市场，想在那儿多停留，为

的是与那里的安徽摊贩没话找话地多扯几句。可有些摊
主谈起来是老乡，看起来也挺热情，但或许趁我正陶醉
老乡情中，在斤两上却温柔地宰我一刀……当然也有很
多好老乡，我常光顾他们的摊位，每次价格都会主动优
惠一点，如发现我口袋里钱不够，或者遇上我没记得带
钱，便对我说声：你下次再来付钱也行。在这么信任我的
老乡面前，我当然要维护做人的信誉，顶多隔一天，我便
会将所欠的钱如数奉上。

在小区里走动，遇到也随孩子由外地来漂的人，我
便主动上前搭腔。碰上了来自泾县、旌德、青阳的乡邻，
我更加兴奋不已，与他们没完没了地长聊，直至在意犹
未尽中歇场。
好在，邻居丁大姐和我儿子儿媳已熟。丁大姐曾在

黄山茶林场当过 "*年知青，对太平县很了解。我们之间
自然生出不少共同背景的话题。谈起黄山茶林场，她刻
骨铭心的感慨很多。她热情地把我请进屋，翻出一本纪
念相册给我看。这是我首次迈进一个上海人的家庭。我
高兴地说，这本老照片我在单位看过。她说，你怎么会看
到过？我说你记得黄山茶林场有个书店吗？那个
书店是我们太平新华书店与茶林场合作开的一
个点，负责书店的那个人叫吕峰，是第一批下放
太平的上海老知青，有一年他回太平探望朋友和
老同事的时候，曾将这本相册带到书店给我们看
过，上面不仅有他站在书店的照片，还有著名资
深媒体人士曹景行，以及太平县体委王国辅教练
和另几个我都认识的人。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哎，吕峰就住在这附近的七村耶，我和他都在虹
桥镇老年合唱团，哪天我们合唱团在一起搞活动
的时候，我跟他说一声。丁大姐高兴地说。我说那
好呀，可惜我没他的电话号码。
没隔几天，热心肠的丁大姐就将吕叔叔的电

话号码交给了我。我与吕叔叔联系上了，他带着水
果首先登门来看望我。礼尚往来，他家离这儿不过
一公里，我也多次登门拜访，与他以太平的人和事
为主题，敞开话匣子，不计辰光，聊了好多回。
身处茫茫人海偌大的上海，不曾想还真会有

熟人就在身边！我不禁感叹，真可谓天地之大，而
世界又如此之小。没多久，在小区里又遇上了一个
来自黄山区的保姆，巧的是，她的舅舅竟与我在两
个单位都同过事！

! !孙女成融合剂
从无人理睬，出门不见一个熟

人，变得交往圈已开始增大，我的
心情也渐渐舒展开来。

楼下有个租公棚卖菜的河南
商丘人，平常大大咧咧，说话无遮
无挡，店门口常聚集着一帮上海老
居民叽叽喳喳，挺热闹的，我便在
买菜和不买菜的辰光凑过去，用不
标准的普通话和他们搭话。渐渐
地，“米西（苋菜）”、“戆大（傻瓜）”、
“伐来赛（不行）”、“老好切（特好
吃）”这些简单的上海话我也能听
懂了。不过对那快节奏一大串像闸
门放出来的话语，我仍然听得一头
雾水，呆在一旁，睁大眼睛只管点
头，露着笑脸嘴里发出嗯、是的、差
不多等似是而非的话。在学沪语这
方面，我倒是衷心佩服那些保姆。
我也接触过好几个，有些人闯荡上
海没多少年，如不与她们细谈，光
听她们嘴里流畅的上海话，还以为
她们本就是地道的上海人哩！

孙女出生后，做了爷爷的我，
在老家呆的辰光就更少了。孙女长
得漂亮可爱，聪明伶俐，她记性好
说话也早，小嘴里蹦出来的词汇也
很丰富，模样很是招人喜欢。抱她
在户外玩耍，小区里是人见人爱。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妇女，见到了她
一扫平常藏匿不露的情感，停下脚
步就在路边，夸这小宁好白相（小
人好玩），逗她玩，还教她学讲上海
话，分别时还不忘朝她挥手用上海
话说道：再会、晚歇会、明朝会。一
来二去，生人中又多了熟人，街上、
商店、菜市场见面了，都会相互绽
开笑脸打招呼。

老人结忘年交
个性使然，在异乡居住，我仍持在老家做人

行事的准则，不掺和别人的是非，不该说的话，绝
不乱说；不该做的事情，打死我也不做。小区里的
住户，也有个别爱说别人的，但我听到了却装聋
作哑。但如果遇到什么需要我“出手”的事，我也
绝不含糊。

好几次遇到几位老人拎物品上楼吃力，看到
了，我会顺便帮老人提到门口。有个邻居，原先与
我照了面，眼不旁视，就像没看到人似的。一天大
雨突降，衣服晒在外面，这家人在室内竟不知道。
没顾虑什么，我便赶紧去敲这家的门，迎来的是
女主人的不停道谢。再有一次，这家人送客出门，
门被关上钥匙落在屋里，我和儿子给他家男主人
打开了自己房门，让他便利地从厨房爬窗钻进他
家。自此以后，这家男人见到我就像换个人似的，
每次都是彬彬有礼。

我想，不管在哪里，以诚待人，一定能换回另
一片诚心。

!楼住着一对年过 $*的老人，女儿在日本工
作，身边只有一个外孙相伴。我带着小孙女上上下
下，想不到被他们“瞄”上了，主动跟我打招呼。一
来一往，几个月过去，我竟成了他们家的常客。男
主人姓莫，女主人姓贾，是上世纪 ,*年代中国人
民大学同学，他们善良真诚，没多久，已把我孙女
视作自己的亲亲宝贝，一天没见面心里就像掉了
块肉似的。我孙女如果不舒服或者生病了，他俩在
家中会急得团团转，甚至登楼敲开我家房门，问候
不断。菩萨心肠的贾阿姨，还开玩笑要我孙女改口
称她叫妈咪，又打越洋电话，叫她从事服装设计的
女儿，给我孙女邮寄童装过来。有一次她对我说，
希望能看到我孙女长大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一天。

我每天至少要到他们家去一次，而每次都会
被当客人一样招待。大多数时候，听到我的声音
他们先就打开了门，站在门口迎我进屋。凡家中
好吃的，他们都非得要我品尝，还要常给我孙女
买爱吃的。我不愿他俩为我们花钱，但倘若我从
老家带些东西赠送他们，却换来更加多倍的礼
待。在异乡的这幢楼上，我真的是遇上了两个极
少见到的好人，那推挡不住的盛情厚意，也让我
的心扉彻底打开。春节返回老家时，儿子儿媳也
将房门钥匙交给了两位老人，托他们代为照看。

如今，同一座楼的
大部分老居民遇见了
我，都会先对我道出一
声：侬好！这一声侬好，
等得太久，来之不易，
令人珍惜。
我已被这个小区接

纳，但我还是总念叨老
家。我很无奈也掺和着
幸福的元素，回趟老家
又再来，回趟老家又再
来……几趟回老家，都
被家乡的亲情、乡情、友
情炙得很暖很热。离开
太平，再一次又一次来
到上海，睡到泊在异乡
的床上，每每做的梦，依
然是老家那一幕幕没有
终结的山和水，人和事，
情和谊。但是今后的梦
中，我相信，肯定会叠加
泊居在上海的人和事，
情和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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